
狗患
邹贵生

有必 要 对 目 前 日 益 升 温 的
养狗热啰嗦 几 句 。

本来 ，饲 养 狗 儿 猫 儿 家 庭
宠物 纯 属 个 人 私 事 ，犯 不 上 我
在这 “狗 拿 耗 多 管 闲 事”。
但“养 狗 实 践 ”证 明 ：目 前 城
镇居 民 养 狗 热 潮 已 经 到 了 狗 满
为患 泛 滥 成 灾 地 步 。满 街 乱 窜
的狗 已 经 涉 及 到 人 们 的 人 身 安
全，环境 卫 生 等 一 系 列 问 题 。
确切 地 说 ，这 已 经 不 是 个 人 的

“ 私事”了……
——作 者题记
一狗多现象事 出 有因
为什 么 城 镇 居 民 家 中 一 下

子冒 出 那 么 多 狼狗 土 狗 家 狗 洋
狗叭 儿 狗 狮 子 狗 ？究 其 原 因 ，
不外乎有 以 下 几 种 ：

1 ：开心解闷 。
坦率 地 说 ，狗 在 老 百 姓 心

中一 直 有 很 高 的 “威 望”。
“ 儿 不 嫌 母 丑 ，狗 不 嫌 家 贫 ”

早已 成 为 家 喻 户 晓 的 俗 语 。尤
其是 狗 对 主 人 忠 心耿 耿 赤 胆 诚
心那 简 直 是 “没 治 了”。若 是
给各 类 宠 物 “打 分 ”的 话 ，

“ 得 分 ”最 高 的 恐 怕 非 狗 莫
属。一 位 养 狗 者 直 言 不 讳 地
说：“现 在 的 人 太 难 交……心
眼猾 的 很”。和 人 交 朋 友 还 不 如
和狗 “交 朋 友”。你 看 我 的 狗

对我 有 多 忠 呀……这 位 “狗 迷 ”
的话极有代表性 ，寥寥数语道出了养
狗者们的心声。8小时以外和狗在一
起“摸爬滚打”已成为 “狗迷们 ”
生活中最大乐趣 。

2 ：看家护院 。
虽然这几年经过 “严打 ”专项

斗争社会治安有所好转 ，但扭门撬
锁盗窃 案件 一直 未见有根本转变 ，
有的地方甚至呈上升趋势 。家 中 贵
重物 品 失
盗现 象 仍
时有 发
生。在 这
种社 会 大
背景 下 养
条狗 看 家
护院 ，似
乎也 是

“ 顺 理 成
章”的
事。实 践
证明 ：家
里有 狗 的
白天 家 中
无人 也 无
后顾 之
忧，反
之，无 狗
家庭 倒 成
了贼娃子经常 “光临 ”的 “自 由 旅
店”。

3 ：私人保镖 。
如今 “十万 元才起步 ，百万元

才算数 ”的 “大亨”“大款 ”们深
知贼 人 的 厉 害——偷 不 成 就 动 抢
的，弄不好连 小 命 也得搭进去 。但
是，如果身边有一条威风凛凛的 大
狼狗充 当 “警卫 员 ”的话 ，哪个贼
人不胆战心惊 ？另 外 ，利用 养狗赚
钱发财者 也不乏其人——养条母狗

想方设法怀上 “正宗”外国种 。母
狗下了狗娃后 ，每个狗娃也能卖他
个三千五千 的 ，这亦不失为一条生
财之道 。

二狗满为患贻害无 穷
凡事 有 一 利 必 有 一 弊 。尽 管

养狗 给 人 们 带 来 一 定 “好 处”，
但与 此 同 时 也 带 来 一 系 列 坏 处 。
而且 坏 处 大 大 超 过 了 “好 处”。
其坏处 主要 有 ：

1 ：粮 食 资 源 发 生 危机
我国 本 来 就 人 口 多 ，耕 种 地

就少 ，粮 食 问 题 也 就 是 刚 刚 解 决
“ 温 饱 ”而 已 。事 实 上 一 些 贫 困

山区 农 民 至 今 连 温 饱 问 题 还 尚 未
解决 。那 么 ，目 前 我 国 共 有 多 少
只狗 和 人 “争 食 ”吃 呢？据 有 关
部门 统 计 ，目 前 我 国 农 村 城 镇 公
安边 防 公 养 私 养 加 一 起 有 一 亿 只
狗和 人 抢 食 吃 。按 每 只 狗 每 天 吃
一斤 粮 食 算 算 ，这 一 亿 只 狗 一年

要吃 掉 多 少亿 斤粮 食 呢 ？把 农 民
们“锄 禾 日 当 午 ，汗 滴 禾 下 土 ”
含辛 茹 苦 打 下 的 粮 食 耗 费 在 这一
亿只 狗 身 上 ，值 得 么 ？有 价 值
么（当 然 公 安 武 警边 防 等 单 位
养狗 另 当 别 论 ）

2 ：人身安全受到威胁
狗身体里带有致人死地的狂犬

病毒 。这点常识恐怕连小学生都清
楚。一旦让带狂犬病毒狗咬着 ，那

是有 死 没
活。据 有 关
部门 统 计 ，
我国 每 年 被
狗咬 伤 的 竟
有百 万 人 之
多。死 于 狂
犬病 毒 者 至
少也 在8万 人
以上 。虽 说
各地 都 有 防
疫部 门 为 狗
注射 防 狂 犬
病毒 疫 苗 机
构，可 真 正
给狗 注 射 疫
苗的 又 有 几
个？这 些 带
有病 毒 的 狗
满街 乱 窜 ，

谁能 保 证 它 不 咬 人？谁 能 说 准 它
由“好 狗 ”变 为 “疯 狗 ”的 准 确
时间 ？当 你 在路 上 或 街 上 与 一 条
膘肥 体 壮 狼 狗 “狭 路 相 逢 ”时 要
说“不 怕 ”恐 怕 是 假 的 。一 旦 让
它“亲 吻 ”一 口 只 有 两 个 字 ：等
死。

3 ：环境卫生受到污染
城镇 居 住 人 口 本 来 就 密 度

大，空 气就不十 分新 鲜 ，再加 上
众多 的 狗 乱拉 乱 尿 ，这 无 疑 给城

镇卫 生 “雪上加霜”。人想 “方
便”可 以 到 公 共 厕 所 ，而 狗 想

“ 方便”却无所顾忌，“禁止随
地大小便”对狗来说如同 “对牛
弹琴”。另 外 ，狗是极爱叫 的动
物，尤其在夜间那 “汪汪 ”的叫
声惹得人们一惊 一炸惊恐不安 。
狗一叫 ，这家说：“小心 ，贼娃
子来了。”那家日：“今晚 可能
要地震 ，这狗叫就是前兆……”
日久天长 ，这人的神经系统能不
受到影 响吗 ？还有 ，狗 身上极易
生跳蚤 ，而跳蚤又 是传播多种疾
病的罪魁祸首之一 。

以上便是 “狗 儿何其多 ”以
及狗患给人带来危害 。需要说明
的是 ，在众多养狗者 中 ，“开心
解闷 ”占绝大 多数 ，归根到底为
了—个字——玩 。

三综 合治理 刻不容缓
早在1984年国 务院就曾下发

过“禁 止 私 人 养 犬 ”的 “红 头 文
件”。然而令人遗憾的是 这 个 文
件与党 中 央三令五 申 “不准动用
公款大吃大喝 ”文件 “命运 ”大致
相同——越不让吃吃 的越 凶 ；狗
越不 让 养 养 的 越 多 。随 着 养 狗
热日 益升温 ，人民群众的忧虑也越
来越重 。针对狗患越来越大 ，不少
有识之士 已 向政府上书 ，发出 “狗
患何时 了 ”的 呼吁 。政府也 曾 号
召开 展 “打 狗 运 动”，结 果 是 “狗
越打越 多”。把狗 圈 起来 ？似乎
也不是 个事 。圈 着 的狗
一旦逮着“放风 ”的机会
就会更凶 更易伤人 。如
何消除狗患 ？现在看来
只有依靠“综合治理 ”这
个法宝了 。必须 由 公安 、
司法 、防疫 、环卫 、街道等
有关部门齐抓共管方可奏效 。

标语 社 会
（ 安 徽 ）　路 伟

　我 们 的 社 会 应 该 是 个标语 社 会 。
　走进工厂，“奋战一百天，打个翻身仗”随
处可 见 ；漫 步 乡 村 ，诸如 “上 吊 不 夺 绳 ，喝 药 不
夺瓶 ，一 定 要 把 计 划 生 育 搞 上 去 ”不 绝 于 目 ；
挤上 公 共 汽 车 ，会 有 “尊 老 爱 幼 ，主 动 让 座 向
你昭示；赶 到 厕 所 蹲 下 ，怕 也 是 “讲 卫 生 光 荣 ，
不讲 卫 生 可 耻 ”映 入 眼 帘 ；劳 累 之 余 去 影 院 ，
未曾 享 受 娱 乐 ，却 先 被 喝 令 ：“严 禁 吐 痰 嗑 瓜
子，违 者 罚 款伍 元 钱”…

凡此 触 目 经 历 ，你 当 有 个 怎 样 的 “说
法”？

一个 外 商 欲 投 资 某 企 业 。考 察 途 中 ，所
见标 语 甚 多 ，不 禁 指 向 一 条 求 教 翻 译 ，答 是
“ 全 厂 动 手 ，防 治 偷 盗”。唬 得 外 商 直 摇 头 ：
“ 都 来 抓 小 偷 ？治 安 真 可
怕啊！”于 是 ，早 先 拟 定 的
投资 项 目 也 就Good—bye
了。

发生 这 样 的 事 情 责 任
在谁 呢 ？贴 标 语 者 能 说 出 千 百 条 善 良 的 动
机，你 却 找 不 出 他会 有 哪一 条 错 误 ，然 而 你 想
过没 有 ，我 们 的 社 会 何 以 能 有 这 么 多 的 标
语？

有位 教 授 坦 陈 直 言 ：“形 式 主 义 泛 滥 ！”
想来 也 是 ，因 为 我 们 的 社 会 中 确 有 那 么

些不 愿 尽 职 的 官 员 ，每 每 遇 到 需 要 解 决 的 问
题，他 们 总 是 无 能 地 去 作 妥善 、彻 底 的 处 理 。
可是 养 人 的 位 置 又 舍 不 得 让 贤 ，活 儿 又 不 能
不干 ，怎 么 办 呢 ？那 就 只 有 先 想 出 几 个 字 句 ，
再写 、印 、刻 上 一 番 ，直 至 创 造 出 那 铺 天 盖 地
的标 语 了 。

所以 ，遇 到 权 势 者 滥 占 良 田 ，他 就 贴 个
“ 但 留 寸 土 地 ，存 于 子 孙耕”；“因 为 有 人 残 害 妇

女、溺 杀 女 婴 ，那 就 挂 块 塑 料 牌 ：
保护 妇 女 权 益 ，溺 杀 女 婴 犯 罪 ”；
发现 人 类 灵 魂 工 程 师 的 队伍 后 继
乏人 ，就 赶 紧 红 纸 黑 字 曰 ：“教 师
职业 最 崇 高 ”；更 有 执 法 者 循 私 枉
法，则 先 树 个 “杜 绝 贿 赂 ，秉 公 执
法”。

这么 多 标语 能 收 到 良 效 吗 ？
行走 街 头 ，看 见 “创 建 文 明 城 市 ”
时，你 是 否 止 步 去 思 索 它 的 重 要
意义 ？当 “保 护 环境 ，造 福 后 代 ”满 天 飞 之 际 ，我
们家 乡 的 河 流是 更 清 净 还 是 更 肮脏 ？我 们 头 顶
上的 天 变 蓝 了 还 是 变 灰 了 ？人 们 从 没 贴 过 “公
款吃 喝 光 荣”，偏偏全 国 的 公款 吃 喝 费 一 年 仍 达

数千 亿 ，你 说 标 语

有用 还 是 没 用 ？

友人 观 光 新 加

坡，大 街 小 巷 皆 如
花园 ，烟 蒂 痰 迹 毫

无半 点 。举 目 四 望 ，也 没 有 任何标 语 ，原 来 那
里是 依 法 治 国 ，谁 若 吐 出 一 口 痰 ，那 就 得 交 上
三百 美 元 的 罚 金。93年 第 一 期 的 《人 民 文 学 》
也载 文 介 绍 ：偌 大 宝 钢 厂 区 也 未 挂 一 块 标语 ，
但它 影 响 了 年 创 利 税 几 十 亿 元 的 这 一 中 心 工 作
吗？

标语 当 然 也 有 作 用 ，死 刑 犯 的 囚 室 里 就 刷
着“这 是 什 么 地 方 ？你 是 什 么 人 ？你 到 这 里 来
干什 么？”据介 绍 它 能 促使特 定 对 象 的 忏 悔 。
可是 走 到 外 面 看 看 ，那 么 多 标语 能 有 几 条 影 响
他人 ？

如果 标语 在 今 天 并 不 能 解 决 具 体 问 题 ，那
我们 是 否 还 要 心甘 情 愿 地 生 活 在 这 样 的 标语 社
会里 呢 ？

我的 战 友 老 马 （ 散 文 ）

雒新 岭
老马 是我的 战友 ，只 上

过两年 小学 ，连 封 信都写不
了。但他这 人 自 我感 觉非常
好，他认为他的脑袋 瓜特别
好用 ，世 上没有他不知道或
是不 明 白 的事 。他认为 自 己
是个天才 。

当新兵时他就和我们的
射击教 员 干 了 一架 。射击教
员上课时说子弹 飞行的弹道
是弧形 ，并在黑板 上画 了 一
条弧 线 表示是弹道 。老 马 站
起来说 教 员说的 不对 ，应该
是直 线 形 ，他们村的喜用 弹
弓打雀 儿都是瞄得准准 的 才
能打上 ，要是弧形那不就打
冒了 。射击教 员 费尽 了 口 舌
也没 说 服 他 ，气 得 骂 他 是

“榆木 疙 瘩脑袋”，他骂射
击教 员 是 “骗子”。实弹射
击时 ，他 自 行其 是 ，一枪把
正在靶场附近 电杆上 架线 的
通讯兵手里的钳子打飞 了 。
弄了 个舆论大哗 。新兵 训练
完毕 ，他被分配 去喂猪 。他
很不满意 ，说领导埋没了 他
这个人才 。

他为 了 改 变 自 己 的 处
境，又搞开 了科研 ，想一鸣
惊人 。一天他拿 着 一张 纸 ，
上边画着一根长长 的 尖 尖的
象避雷针样的 东 西 ，神经兮
兮地对我说 ，这是他新研制
的火箭弹 ，这样的 火箭弹肯
定能 穿 透敌人的一切坦克 ，
因为现在的 火箭弹头头都是
圆的 ，不 尖 ，不 尖怎么能 穿
透坦克？他现在进行 了 改进
… …他把这张图 纸 寄 到北京
的司令部 ，然 后 象热锅上 的
蚂蚁一样 等 待 回 音 ，又连 写
了十 几封信催问 ，后来他实
在等 不及 了 ，就借休探亲 假
的机会上 了 趟北京 。

从北京 回 来 ，他成天闷
闷不乐 。我问了 他 几次 ，他
才说 ，北京 的机关也净是官
僚主义 。到北京是个女干部
接待 的他 ，一见面先 问 了 他
几十 个 问 题 ，什 么 设 计 原
理、机械和 几何数据等 等 。

他答 不 上来 ，便有些生气 ，
要自 己 的 那 张 “图 纸”，说
到别 的 司令 部去 “反 映”。
那个 女 干 部 笑 着 说，“图
纸”已 转 到 XX街 XX号
了，他按址 去 寻 ，那 儿原来
是个幼 儿 园 ！

后来 我 们 都 复 员 了 ，他
在红光厂 当 门卫 ，我们还常见
面，见 了 面他就叹气 ，说领导
把他大材小用 了 。前几年 ，他
突然停薪留职 ，贷了几十万元 ，
要办工厂 。买了机器 ，还买了
不少的劈柴 、锯沫 、木 屑 、树股
股，堆得跟山 一样高 。我问他
准备生产什么 ？他神秘地说要
生产市场上最紧俏的东西 ，说
我的嘴不严 ，暂时不告诉我 ，怕
我泄密 ，影响他的生意 。我就
有些生气 ，不理他了 。

过了一段 ，听人 说他办的
工厂塌伙 了 ，他为此负 了 十 几
万元的债 。原来他所说的紧俏
货是柴油 ，他买的机器是榨油
机，准备从那些劈柴和木 屑这
类“柴 ”中 ，榨出“柴油 ”来 。

老马现在到广州去了 ，说
是那里的大公司 多 ，需要人才 ，
他去那里一定会受到重用 。

老马 的 儿 子 对我说 ：“叔
叔，我爸最大的毛病是没文化 ，
不看 书 ，还 把 啥 事 看 得 太 简
单。”

我想 老 马 也 就 是 这 毛
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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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家 界 听 歌 （ 散 文 ）

穆逸

在张 家 界 ，听 土家 人 唱 山
歌，那 真 是 一 种 享 受 ，既 解
乏，又提神 。

夏天 ，我游 览 了 张家界 ，
至今想起来 ，仍记忆犹新 。

张家 界真 是个好地 方 ，林
木葱 笼 ，空 气 清 爽 ，山 风 习
习，一反 南方夏天 的 闷热 。张
家界 的 山 ，奇峰耸 立 ，千 姿 百
态，有 的 象 人 ，有的 象兽 ，的
有象 神话小说 中 的 神魔 鬼怪 。
那漫 长 的 山 道 ，宛 如 一 幅 长
卷，一条 画 廊 ，叫 你看 也看过
来。

那天 ，我们一行十多 人 ，
一路 走 ，一路领略大 自 然 留 在
张家 界的 杰作 ：秀 美 如 画 的 金
鞭溪 ，神 态 毕 肖 的 千 里 相 会
峰，云 雾缠 绕 的 南天一柱 ，叫
人眼 花缭乱的迷魂台……每一
处胜 景 ，都 叫 你 唏 嘘 感 叹 半
天。过了 黄狮寨 ，下 山 时 ，山
路较 陡 ，峰迴路转 。绕过一道
山色 ，眼 前忽然 出 现 了 一片较
开阔 的 平地 ，地面 上坚着 一块
大木牌 ，上书 “点歌台 ”三个
大字 。牌上还用 小字分 门别 类
地写着 “民歌”、“情歌”以

及歌 曲 的 名 字 。几个身著土家
族服装 的 男 女歌手 ，正坐在石
头上 小 憩 ，恭 候 着 点 歌 的 游
客。他们服饰上 的 图案 五 彩缤
纷，在 绿 色 的 山 野 中 ，犹如 一
株株绚丽 的 山 花 ，分外 引 人注
目。

我兴奋起来 。来张家界采
风，这 无 疑 是 我 要 采 撷 的 对
象。我摘下相机 ，调好焦距 ，
准备在他们演唱时摄 下这别 有
情趣的动人场面 。

点一 支 歌 伍 元 钱 ，这 和
城市 中 卡 拉OK舞 厅 的 价 码 相
差无 几 。这 儿 有 好 多 走 累 了
的游 客 或 坐 或 立 ，都 等 着 听
歌。等 了 半 晌 ，却 无 人 点
歌。我 有 些 着 急 ，同 伴 们 都
走远 了 ，唯 有 我 还 在 这 儿

“ 守 株 待 兔”，等 着 良 辰 美
景闯 进 我 的 镜 头 。我 见 有 位
男歌 手 正 在 不 经 意 地 吹 笛
子，我 不 无 遗 憾 地 举 起 相
机，决 定 随 便 拍 几 张 就 去 追
赶“大 部 队”。“咔 嚓 ……
咔嚓 ……”我 的 相 机 响 了 ，
不但 周 围 游 客 朝 我 注 目 ，那
几位 歌 手 也 朝 我 张 望 。接
着，几 个 女 歌 手 相 继 站 了 起

来，其 中 一 位 披 着 斗
篷，头 戴 野 鸡 翎 ，年
约五 十 左 右 的 女 歌 手
首先 开 言 。她 说 ，她
要为 来 这 里 的 远 方 客
人先 献 一 首 歌 。看 她
的装 束 ，很 象 是 这 些 歌 手 的
首领 。果 然 ，她 出 口 不 凡 ，
唱道：“山 歌 好 唱 难 起 头 ，
木匠 难 修 八 角 楼 ，岩 匠 难 打
狮子 头 ，姑 娘 难 绣 花 枕 头
……”她 一 唱 ，那 两 位 年 轻

的女 歌 手 也 跟 着 唱 了 起 来 。
接着 ，她 们 又 唱 了 一 首 情
歌：“韭 菜 开 花 细 绒 绒 ，有
心恋 郎 不 怕 穷 ；只 要 二 人 情
意好 ，冷 水 泡 茶 慢 慢 浓。”
那歌 声 幽 雅 、缠 绵 、野 趣 横
生，象 淙 淙 的 山 泉 ，在 张 家
界的 山 涧 中 自 由 地 流 淌 。我
的相 机 又 “咔 嚓 、咔 嚓”响
了起 来 。那 几 位 歌 手 唱 得 更
加起 劲 了 。

忽然 ，那 位 老 歌 手 指 着
游客 中 一 位 方 脸 、宽 额 头 的
中年 男 子 说：“我 要 为 这 位
先生 献 一 首 歌。”说 完 便 唱
了起 来 。那 歌 词 完 全 是 即 兴
发挥 ，随 意 编 出 来 的 。她 先

唱张 家 界 的 美 丽 风 光 ，接 着
唱这 位 男 子 有 贵 人 相 ，能 做
大官 ，又 祝 愿 这 男 子 从 此 交
好运 ，福 禄 双 全 ，步 步 高
升。唱 得 那 位 男 子 很 不 好 意
思。游 客 们 顷 刻 间 热 闹 起
来，七 嘴 八 舌 ，与 这 位 男 子
开起 玩 笑 。有 人 还 说 ，就 凭
这些 吉 祥 的 话 ，也 应 该 多 掏
些钱 酬 谢 人 家 。那 男 子 于 是
掏出 一 张 “大 团 结 ”给 了 歌
手。接 着 ，老 练 的 女 歌 手 又
点将 似 的 为 其 他 游 客 献 起 歌
来……

从张 家 界 归 来，我 常 常
想起 土 家 族 歌 手 。我 赞 叹 土
家族 歌 手 委 婉 动 听 的 歌 声 ，
赞叹 土 家 族 人 乐 观 大 方 的 性
格，更 赞 叹 土 家 族 歌 手 们 的
机智 聪 明 。她 们 随 机 应 变 ，
出口 成 歌 ，既 为 游 客 们 带 来
了欢 乐 ，也 唱 出 了 她 们 自 己
的新 生 活 。

刊头 设 计 赵 国 明
本版 编 辑 杨 乾 坤

妻儿 不 在 家 （ 散 文 ）

祝贺

“ 婚姻是一座城 ，城外的人
想进去 ，城里的人想出来。”

我同许多 凡夫俗子一样 ，带
着几份好奇 ，几许渴望闯进了这
座城 ，享受着城里的安宁 、静谧
和温馨 。同样也逃脱不了其中 的
琐碎 、平淡和责任 。每每于悽迷
怅惘之时回味起城外的洒脱 、自
由、挑战与机遇 ，却全然忘记了
那时的孤寂 、落寞和渴求 ，每 当
人们渴望得到某样东西的时候 ，
看到的只是它光彩夺 目 的一面 ，
却忽视了那与光彩浑然一体的瑕
疵。

妻子放了暑假 ，带儿子去了
乡下 。我便可以暂时抛开琐碎的
纷扰 ，重 新 体 验 一 下 城 外 的 生
活。一种解脱的释然 ，使我头几
天的 日 子过得消遥 自 在 。不必在
乎屋 里 横 七 竖 八 的 零 碎 陈 尸 遍
野，不 必 在 乎 被 子 叠 得 浪 荡 形
骸，不 必 在 乎 衬 衣 领 子 近 墨 而
黑。胡乱地整些东 西填满肚 子就
当全家饱了 。或干脆去饭馆 ，夜
市潇洒走 一 回 。请三朋四友搓麻
将，摔老K，神侃海聊大至国 际
要闻 、小 至 诽 闻 轶事 ，统 统 知
晓。搞得屋里烟雾缭绕 ，个个飘
飘欲仙，“单身俱乐部 ”没有钟
点。电视频道唯我独尊 、不必绅
士风度女士优先 ，看球赛 ，枪战
武打片 ，直到所有漂亮的播音小
姐都 对 我说 再 见 ，才 伸胳 膊蹬
腿，摆个美美的 “大 ”字酣然人

梦。偶然也技痒难忍 ，约几个同伴
去灯红酒绿的舞厅风光一回 ，让许
多美丽的面孔走 马灯似的在眼前
流走 。然后凑一起唏唏哈哈 ，回味
起那些靓女倩妇的秋波 ，美滋滋享
受一回被异性 欣 赏的舒坦 。

曲尽人散夜深沉 ，月 光从窗口
洒在空荡荡的席梦思上 ，忽然有种
若有所失的感觉 ，无论怎样伸展依
然留 有空 白 。我知道那是妻的位
置。一有 了 这 念 头 ，我 便 不能抛
开，妻安详 、静美的睡态若隐若现 ，
儿子顽皮的影子亦愈来愈清晰 。
荧屏上主持人甜美的声音渐渐地
变得遥远 。朋友们的神侃海聊 ，足
球场上的纵横捭阖 ，舞会上的扑朔
迷离似乎都 已与我无关 。唯独那
一份独属于我的家 的温馨让我牵
肠挂肚 。习惯了枕着我的臂弯入
睡的妻可睡得安稳？喜欢与我
嬉戏逗 乐的儿 子可玩得开心？
妻儿不在家我第 一 次失眠 ，原来我
竟也潇洒不起来 。

随后的 日 子 ，便是计算着他们
的归期 ，等待着妻做的 可 口 饭菜 ，
等待着和儿子一起把家搅得天翻
地覆 ，又让妻神 奇地变 得井 井 有
条，再加上嘟嘟囔囔 。我该去接妻
儿回来了 。

城外的风 景迷 人 ，城外的漂泊
精彩纷呈 。然而城外 是一片险 象
环生 的 公海 ，唯有城里 那一 份柔
情，那 一份天伦之乐才独为我所拥
有，那里才是我停泊的港湾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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邮递 员 白菊 筱

地图 上没有 印 出 的 ，
你的脚 印却印 出 了 ，

——张上 下 四 方 、
交错有致的 联络 图
好细密 ！
好漂亮 ！
神话 中 少有涉猎 的 ，
你却源源运来 了 ，
——硕大无 比 ，
无奇不有 的 聚宝袋 ，
好丰富 ！
好光 彩 ！

邮铃 响起之 际 ，
人头攒动 ，目 光 聚集 ，
热情诚 恳 欢迎你 ；
初恋朋友更是盼你于昼夜 ，
象企盼 春 ，心 火 煎蜜 ！
于是
我想 那城 市和 乡 村 ，
想那草原 高 山 戈壁 ，
我感 叹鸿雁远征的 翼翅 ，
总飞越时间 长 河 ，
总跨过 烈 日 雪雨 ，
月夜晨曦……

寸思漫录
柯喜 堂

庭院里 的树
人的天性总 是喜 欢 自 然和不羁 的 。
这便是逼 仄庭 院里常常栽树的缘 由 吧 ！
树不仅挥 洒 出 一片生趣 ，也打破了 庭 院 的 自 我封 闭　把

你的 目 光送 上天 际 的 深远和 广 阔 ，亦使 你的整个 心胸 乃 至 思想
豁然开 朗 起来 。

水与石
江南名 园 ，无论怎样逞 巧 斗 奇 ，姿态各具 ，却都情结依依 ，离

不开水与石这对宠物的 。
个中 奥秘何在 ？
想是水柔石 刚 ，刚 柔匹配 ，非但生就 出 自 然之美 ，造 化之谐 ，

且柔 中 有刚 ，刚 中 有柔 ，亦不失之 为人处 世 的一种情怀一种境界
吧！如 是 ，难怪石 兄艳福不浅 ，即便其貌不扬 ，瘦骨嶙峋 ，犹有碧
水秋波依偎在侧呢 。

弥勒与 韦 驮
游某山寺 。入殿赫然迎面者 ，乃大腹坦露 笑容 可掬之弥勒佛

也。其后 ，复供一神 ，持杵冷面 ，飒飒然雄风迫人耳 。导游小姐介绍
说，这位是韦驮菩萨 。稍顷 ，又笑道 ，人云此两位菩萨 ，前者笑迎八方
搞公关 ，后者一脸严肃搞管理 ，可谓妙绝天下的一对最佳搭档了 。

斯语斯论亦算是一新天下之耳 目 了 。
雅趣“俗 ”生

游某 园 林 ，月 亮 门 入 处 ，修 竹 怒 茁 ，节 拔 叶横 ，油 然雅趣 ，怡
人心眼 。入 门 ，复 见一轩 ，轩名 亦美 ：听 雨轩 。轩 内 四 边 玻璃窗
与地相接 ，春 夏秋 冬景致纷然窗外 ，足不 出 户 ，四时尽揽 ，遥想 当
年主人 ，不能不说风雅之至 了 。

忽见门首 一树 ，绿影婆娑 ；轩后又一树 ，婆娑绿影 。问之 ，皆桂
树也 。不屑说 ，此乃取其谐音以企福贵长存了 。原来此园主人 ，是
清末一暴富盐商——噢 ，难怪好端端一园雅趣 ，终难逃一个俗字 ，本
性使然哉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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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烟往事

银手镯

吴有 平

那年 ，我十 七 岁 ，接到 了
大学录取通 知书 ，圆 了 一个少
女灿烂的 梦 。

深山 里 飞 出 金凤凰 ，村里
人说 。

是呵 ，祖祖辈辈生 息在这
听不到 汽车轰鸣 的 山 沟 ，日 出
而作 ，日 落而息 ，父 辈们扬起
牛鞭 ，扶犁翻起 干 硬 的 土地 ，
对苍 天黄 土唱 了 几代人不改调
的歌 ，年 年播种 企盼 ，收获的
却是苍凉 。

而今 ，希 望 的 种 子 发 芽
了，最兴 奋 的 还属 母亲 。她长
满老茧 的手不停地
在围 裙上搓擦 ，表
示出 自 己 的 欢愉 ，
对前来 道喜的 亲戚

一个劲地说：“这
下好 了 ，把我解放
了，我不 用 再跑几
十里 山 路每个星期
天给女子送馍了。”她舒展满
脸的皱 纹 ，溢 出 清爽 的 笑声 ，
偶尔 用 手 抹 下 黑 白 相 间 的 头
发，让人一眼就能看透她全 部
的感情世界 。

母亲 是 家 里 的 台 柱 子 ，
已故 的 父 亲 是 一 个 老 实 巴 交
的农 民 ，整 天 只 知 道 噙 着 那
杆磨 得 发 亮 的 旱 烟 袋 抽 那 劣
质烟 叶 ，吸 进 苦 闷 ，吸 进 辛
酸，吸 进 困 惑 ，吐 出 的 仍 然
是那 解 不 开 的 疙 瘩 ，家 里 全
靠母 亲 了 ，她 是 辛 苦 的 ，记
得小 时 候 村 里 学 大 寨 ，干 包
工，为 了 多 挣 几 个 工 分 ，母
亲整 天 不 停 地 从 沟 底 往 山 腰
上背 石 头 ，专 拣 大 的 。最 终
落了 腰 痛 的 病 ，天 阴 下 雨 一
个劲 地 疼 。我 说 她 是 “精 卫

填海”，她 不 知 “精 卫 ”
只知 背 石 头 只 知 辛 劳 ，只
知累 得 腰 痛 累 得 吐 血 。后
来，情 况 好 了 ，可 她 总 是
闲不 住 ，象 个 纺 车 从早到
晚不停地转 。

为了 给 我 凑 够 足 够 的
读书 的 钱 ，母 亲 日 日 到 对
面的 山 上 去 采 拾 山 货 ，然
后拿 到 市 场 换 回 一 堆 皱 巴
卷曲 的 毛 角 票 ，再 托 人 兑
换成 大 额 票 。她 说 ：好
带。她 很 固 执 ，从 不 让我
动手 ，她 说 我 是 家 里 重 点

保护 对 象 ，也 许 她 怕 我 揉
碎她 的 梦 吧 。

掐着 指 头 算 日 子 ，当
聒噪 的 蝉 声 愈 喊 愈 烈 时 ，
我该 走 了 。那 天 起 得 很
早，母 亲 为 我 梳 辫 子 ，缓
缓地 ，一 根 一 根 地 整 理 ，
象前 年 姐 姐 出 嫁 时 那 样 ，
默默 无 语 。镜 子 里 ，我 分
明看 见 她 依 稀 闪 着 的 泪
光，自 己 也 禁 不 住 掉 下 泪
来，眼 前 闪 现 出 母 亲 劳 碌
的身 影 。她 说 她 是 鸡 的
命，整 天 得 不 停 地 刨 着 食
吃。她 把 自 己 的 青 春 全 揉
进儿 女 身 上 了 ，自 己 快 老
了，还 没 去 过 省 城 ，没 穿
过一 件 象 样 的 衣 服 ，没 舒
舒心 心 做 过 一 个 完 整 的

梦。待 儿 女 们 一 个 个 长 大 成
人，一 个 个 “孔 雀 东 南
飞”，留 下 的 ，是 她 的 孤 独
和寂 寞 ，我 的 平 凡 而 伟 大 的
母亲 啊 ！

母亲 坚 持 送 我 到 几 十 里
外的 车 站 搭 车 。上 车 前 ，她
掏出 一 对 银 手 镯 ，一 个 戴 在
我的 腕 上 ，一 个 戴 在 她 的 腕
上。她 说 这 是 她 结 婚 时 的 嫁
妆，多 少 年 都 没 戴 了 ，过 去
家里 穷 ，父 亲 劝 她 拿 去 换 些
钱，她 舍 不 得 ，今 儿 找 出
来，一 人 一 个 。我 摸 着 手

镯，沉 甸 甸 的 ，那
是母 亲 沉 甸 甸 的 心
呵，母 亲 笑 着 说 ：

“ 有 这 镯 子 ，我 就
拴住 你 了 ，戴 上
它，你 就 不 想 家
了”。泪 水 糊 了 我
的双眼 …

汽车 启 动 了 。隔 着 玻 璃
窗，看 见 母 亲 那 树 皮 般 的 手
仍不 停 地 在 摆 动 ，笑 容 凝 固
在她 的 脸 上 ，泪 光 点 点 。只
有那 手 镯 在 晨 光 下 银 光 闪
闪，那 么 诱 人 ，那 么 耀 眼 。
母亲 ，我 知 道 ，我 带 走 了 你
的心 ，可 你 也 带 走 了 我 的 心
呀。我 从 车 窗 上 伸 出 那 只 戴
镯子 的 手 ，不 停 地 在 空 中 挥
舞，母 亲 ，你 看 见 了 么 ？


